
衷心的期盼  
陳滿上校長
  　　桃智成立迄今將屆滿九年，就如同精力充沛，活潑可愛九歲年華的孩童，正以奮發的精神，穩健的步伐，邁向光明燦爛的未來。然而，環境日新月異，社會自由意識急劇高漲，生存競爭日趨激烈，如果學校經營墨守陳規與教育政策脫節，漠視社會主流價值的存在等，教育的積極功能便無法發揮，學校存在價值將不復獲取社會認同，進而將會在競爭激烈、冷酷無情的洪流中銷聲匿跡，這將會是可以預見的殘酷事實。忝為桃智一員，陳述個人淺見謹供參酌指正，並期盼全

體家長，同仁等支持合作，讓桃智生生不息的在教育的園地裡略佔一席之地，繼續為教育工作提供棉薄之力。

  　教育的成敗，除了需要有正確教育政策，優秀的教育專業人才，良好的社區環境外，家長的積極參與，更是不可或缺的資源，每位家長除了忙於生計之外，千萬別忽略了父母在子女成長與教育過程中應該扮演的角色及應負的責任，尤其是身心障礙學生的家長，學校教育是短暫的且是階段性的，每位家長應該把握學生在校教育的關鍵時期，主動與學校合作聯絡，了解子女學習狀況、身心變化、生活常規、交友娛樂等。平日抽空多閱讀親職教育、特殊教育相關資料，參與家長成長營，特教研習參觀活動等，並且多予學校教師支援、鼓勵、合作等，如此，身心障礙學生教育才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學校與一般行政機關一樣，其組織、運作、管理等皆有相關規定。桃智是政府合法機關的一員，行政、教學等皆有相關規定約束，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認知。為求學校運作順暢，並積極發揮學校教育效能，基本行政要求勢所難免，敬請家長與同仁一如往昔繼續給予合作與支持。

   學校的工作範疇概分教學與行政等，其終極目標就是落實政府教育政策，教育弱勢學生。因此，每類工作同仁皆有其職各有所司，但校務的運作是整體的，在實務運作當中，或有本位意識、自我價值、工作信念的因素，衝突、意見相左在所難免。除了培養任勞任怨的胸襟之外，依法行政，加強協調溝通，才能消弭紛爭於無形。記住，良好的人際互動是工作順利，生活愉快，身心健康的泉源。

  　「天地君親師」；「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教師的社會地位，教師的職責，古有明訓。為了使身心障礙學生能夠獲得適性發展，請每位教師發揮愛心與耐心，本著專業素養，編擬適當的教材教具，以生動活潑的方式，引導學生快樂學習，健康成長。

  　九年來，桃智在楊前校長苦心經營及同仁努力耕耘下，由偌大荒蕪的水塘，蛻變成歡樂滿園，學生快樂生活與學習的天地，這樣的成果，著實得之不易。創業維艱，守成更難，期盼全體家長，同仁本著繼往開來，承先啟後的胸懷，同心協力，使這塊你我共同擁有的園地，更加美麗與溫馨。

 

參加二○○一年阿拉斯加冬季世界特奧會有感

  羅建洋組長

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六點半，我們帶著興奮緊張的心情離開了台灣，前往美國阿拉斯加的安克拉治市參加四年一度的二○○一年冬季世界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由於飛機沒有直飛，要先飛到美國紐約停留再飛到目的地，就像是繞了半個地球後再調回頭。我們的選手大部份都未坐過飛機，第一次就坐了一天，我想他們一定很難忘記的。

    到達目的地後，選手們最興奮的莫過於下雪，他們未曾看過雪，更不要說是玩雪了，一到那裡他們顧不得零度以下的嚴寒天氣，伸手就玩起雪來了，看到其它的外國隊伍也在玩雪，想必他們也和我們一樣興奮，趁這次機會好好玩個夠，我們受到了當地民眾熱烈的歡迎，他們的熱情令人印象深刻，我也漸漸感受到冬奧會熱鬧的氣氛，即將在這個原本寧靜的小鎮引爆，許多的商家門前都貼著冬奧會的海報，這是阿拉斯加辦過最大的運動會，商家們也正摩拳擦掌地等待這批「觀光客」，好好地在這觀光淡季中大賺一筆。

  　大會安排選手們住在高級飯店，吃住都是最好的，在交通方面，由於當時正值安克拉治的所有學校在放春假，所有的校車都來支援大會的交通網，所有的比賽場地，每十至十五分鐘就有一班車前往，大會宣稱這次的運動會參加國家有八十個，選手達兩千多人，但是大會前後所動員的義工高達五六千人，無論是比賽場地或選手村都有相當多的義工協助，因此到這裡比賽的選手都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在開幕典禮之前，我們到大會設置的奧林匹克村，讓選手們去嘗試很多遊戲，並贈送小禮物，大會請許多世界知名的贊助廠商，送東西給所有的選手，可說是善加利用社會的資源，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奧林匹克村還有一項為選手們安排的健康檢查，項目包含視力、牙齒、聽力、身高體重、體適能……等，只要檢查出視力有問題，就幫選手配一副眼鏡，讓他們帶回家；牙齒有問題也會通知教練，讓教練在回國後告知選手的家長，在牙齒的檢查中，他們還會教導選手正確的刷牙方法，在這裡幫選手們做健康檢查的人，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合格醫師，他們到這裡來的目的除了當義工之外，也身負種子醫師的任務，把這種特奧健康護照的制度帶回他們自己的國家去推廣，在視力的檢查站中，我遇到我們台灣去服務的醫師，健康護照的意義，不僅讓選手們能在更好的情況下比賽，也顯示出大會對於選手健康的關懷與呵護。

  　三月四日晚上七點三十分，二○○一年冬季世界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開幕典禮開始了，有盛大的場面，華麗的舞台和觀眾席上滿座的觀眾，如果身歷其中，你一定會感動的，在等待了一個多小時後，輪到我們入場了，當大會介紹Chinese Taipei（中華台北）時，我們也興奮地向觀眾揮動著手，內心的感動實在令人難以忘懷，也讓我見識到什麼是世界級的比賽。

  　開幕典禮結束後，就是一連串的各項比賽，經過幾天的激烈的競賽，我們的地板曲棍球獲得了Ｃ＋組的第四名，雖然沒有得到很好的名次，可是我們的選手卻表現出最好的運動家精神，連裁判都對我們的選手讚譽有佳，在充滿歡呼聲的頒獎典禮中，我們的選手接獲了第四名的獎牌，雖然是第四名，但是歡呼聲像是第一名，我相信如果是我站在台上接受頒獎，我會很感動的，只可惜教練不能上台，只有在台下幫選手拍照的份。

  　回想整個出國比賽的行程，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是大會的精心安排，我覺得這種比賽並不是一般的國家有能力可以舉辦的，大會充份運用了許多的社會資源，如贊助場商、飯店的安排、場地的規劃、軍方的支援、完整的義工制度、交通車的調度……在在顯示出美國是個先進的國家，所有外國隊伍到了當地，都有賓至如歸的感覺，他們覺得自己受到了最高的重視，會更肯定自己，在比賽中有更傑出的表現，對他們日後的人生路程是很有幫助的，這也正是特奧會最大的意義所在。我很幸運參與這項盛會，對我來說，這會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回憶。如果你也想參與，歡迎加入中華台北特奧會的行列，做個快樂的義工吧！

 

溫 馨 師 生 情
  孟儀華老師

  　每每帶學生到社區校外教學時，總會有一兩位路人甲或路人乙投射過來好奇的眼光：﹁老師，帶這種學生很辛苦喔！﹂﹁不會呀，我的學生很乖的。﹂這是我的回應，實際上也如此，這些大孩子有的讓人好氣好笑，有的卻也讓人倍感窩心，且聽我娓娓道來：體貼入微的孩子

  　小琮是班上的超級大帥哥，一八六公分高的壯碩體格，十分引人注目，但在他粗獷的外表下，卻有一副水汪汪的大眼睛加上纖細溫柔的心！每天中午時間一到，總是自告奮勇地拿著餐盒替我到餐廳盛營養午餐；我趴在辦公桌上打盹，他還會輕輕地關燈、替老師披上外套，然後再交代其他同學不准吵醒老師。我在想，即使是資優學生的老師，也享受不到這種尊貴的殊榮吧！

  聖旨到

  　雅雅的媽媽週一一大早送她到班上時，向我提了一椿糗事，原來，這個週末家族間舉辦了一次盛大的聚會，正當親戚朋友們相見歡，大家觥籌交錯，談得正興高采烈之際，卻見雅雅大辣辣地站了起來，清了清喉嚨，用她那含糊的大嗓門說道：「我們老師說吃飯不可以講話的啦！」害全桌的人差一點要稍息、立正了起來。

  相形之下

  　假期過後的註冊日是家長們難得齊聚學校的日子，青青的媽媽一進辦公室劈頭就抱怨說女兒暑假在家非常不聽話，整天和她鬥嘴（方才還起衝突），只見平日在校表現溫順的青青惱羞成怒般地突然扯開了嗓門：「我哪有，亂說話！」我正準備開口請她改善對媽媽講話的語氣時，青青媽媽的口水劍欲迅速從我眼前飛奔了過去，「你還敢說沒有，壞蛋×○＊……」只差三字經沒出口，這叫有其母難怪有其女，兩人就這樣你來我往地當眾打起了口水戰，兆兆的媽媽和我只好直楞楞地杵在那裡，不知該如何插手這檔家務事，這時候，兆兆的媽媽說話了：「唉呀！你女兒會和你頂嘴算聰明哩，我還真希望我兒子會跟我回話呢！」

  老師弄錯了

  　班上的阿亮是轟動全學年、驚動各處室的「大胃王」幾乎可用黑洞來比擬，從未見他吃飽過。而他覓食的範圍更遍及了復健館跳韻律舞老師的點心、餐廳阿姨的早餐和體育組辦公室的喜餅，有一次居然太歲頭上動土，吃到本導師我的辦公室來了：原本放在桌上剩下一半的咖啡，變成乾乾淨淨還滴著水的空杯（這個歹徒還蠻重視衛生的），讓我摸不著頭腦，卻又發現未拆封的半條土司也不翼而飛，於是聯想到進門前在附近遇見了阿亮，經過在桃智這幾年的淬練，對於蛛絲馬跡的線索自有一番防備，於是，我氣急敗壞的召阿亮過來進行偵訊：「請你說實話，你把老師的麵包吃掉了，對不對？」他臉不紅氣不喘、鎮定地對我說：「沒有啊，老師，我沒有吃麵包我只有吃土司而已。」

  啟智大學

  　升上高三了，家長和老師關心的事只有一件：將來孩子的出路該怎麼辦？因為認知程度好且耐勞的孩子接受訓練之後，遇到適合的工作時，學校可以成功地輔導他就業，但是更有比例不少的學生畢業之後就等於是失業，不，是根本未曾成功的就業，也就是提早在家頤養天年，對父母、對老師而言，著實令人擔憂。一天，小瑜的媽媽很認真地問我：「老師，我們這種孩子畢業了，有沒有﹃啟智大學﹄可以念呢？」一時間，我反倒不曉得該如何回答。「嗯！很抱歉，沒有耶！」「不過，希望我們國家的社會福利有朝一日可以做到這種地步。」我又補充了一句。

  超人「光」

  　班上最勤勞的阿光好不容易找到了份洗車的工作，試做的第三天，由於天雨車少，老闆體恤員工，請他先回校休息，奈何這孩子憨直得很，滿心只知道：明明是上班日，既然不上班就得回家，也顧不得就業輔導員要他回班上課的交代獨自一人就這樣走出了校門。在毫無預警及線索的情況下，學校的老師和阿光的父母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隨著他失蹤的時刻愈久，我的腦袋裡也隨之出現愈來愈多不好的揣想：﹁雨下得這麼大，天這麼冷，他既沒帶傘，也沒吃午飯，全身上下連個名字、電話的基本資料都沒有，他的反應一向不太靈光，會不會遭遇什麼……？﹂真不

  敢再想下去了。

  　天色漸晚，大家的心情也漸漸沈重。我的心裡開始犯起嘀咕：﹁真是特好運了，老是碰到這種千里尋找流浪學生的事？﹂一邊打電話向派出所詢問備案程序。快放學時，忽然得到﹁情報﹂說，中午校外工作隊的老師及學生們證實曾經看見阿光一人形單影隻地自八德東培工廠前經過，這下子好了，一則以喜，終於有一絲線索，但一則以憂，他這麼走不就選了離家最遠、最難返抵家門的路了嗎？一顆心揪在那裡，不能動彈，對我而言，找學生的經驗不是第一次了，但心臟還是鍛鍊的不夠強壯。阿光的父母在請警廣協尋之後，無奈的返家等候消息，赫然發現濕淋淋站在門口的不是別人，正是寶貝兒子。他已經足足在雨中走了五、六個鐘頭了。

  　從此以後，大路痴的老師的我不得不對阿光的體力、耐力、認路的能力佩服得五體投地。我問他：﹁阿光，你是怎麼走回家的啊？﹂﹁哈！從學校走啊！﹂︵一副老師怎麼問這種笨問題的語氣︶。（八十九年國際殘障週身心障礙徵文比賽教師組第二名）

　
